
A12
2011年 9月 13日 星期二
编辑：闫杰 美编：金红 组版：马秀霞

深读

9 月 2 日清晨，武汉 88 岁高龄的李普（音）老人突然摔倒在散步途中。这本是普通的一脚踩空，但它很快出离人

们的想象：没有任何一个人走上前扶一把，一个多小时后，老人窒息死亡。舆论顷刻被点燃，人们很快想起了此前的

“彭宇案”。在一些人看来，李老先生在生命关头所遇的冷漠，恰是“彭宇案”这一“恶因”种下的“恶果”。

一次不足以致命的摔倒，何以让一位并无病史的老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如何克服“救助者恐慌症”？个人如何

在履行道德义务的同时，避免遭受误伤？

一场不该发生的悲剧

几天来，周菊贞老人的思绪
总会回到 9 月 2 日的早晨。那本
是平淡无奇的一天的开始，但一
次小小的意外，彻底改变了一切。

老伴，88 岁的退休老军医李
普，生活安定而闲适。这天 6：30
左右走出家门时，一切都像是往
日的重演：穿过宿舍区边上的菜
场散散步、遛遛弯，差不多 7：30
左右到家，回程买一点青菜或水
果。

早上 8 点左右时仍不见老伴
归来，周菊贞稍微有点担心。但她
还是与儿子坐到了餐桌前，在心
里自我安慰，“虽说已经 88 岁了，
但他的身体一向很好，没有什么
病。”

这时候，自家楼下的一位汪
姓街坊突然前来敲门，“爹爹(武
汉当地对老人的习惯称呼)摔倒
了。”

周菊贞和儿子扔下碗筷就往

菜场跑。
李普老人的儿子后来才知

道，是因为鞋子破了，父亲才一下
被绊倒的。
“时间刚好 7：30，他迎面摔

倒后想自己站起来，但好像力气
不够，起不来。头部下面流出血
后，就没怎么动了。”菜场一位卖
莲蓬的易姓妇女目睹了事情的整
个经过，“这期间市民来来往往，
但大家仅仅是围观，没有一个人

敢上前扶他一把。”
“也不是不扶，好多人都是经

历过教训的，还有人这样讲，就是
说他年纪大了，不知道把他翻过
来是好是坏。”

有人打了 110、120。家住老
人楼下的汪阿姨听说菜场那里一
位老大爷摔倒了，派出所的人都
来了，凑上前去一看是李老先生，
赶忙跑回宿舍区报信。

李老先生的儿子 8：20 赶到

现场，远远就看到里三层外三层
至少百名市民围在一起，躺在人
群中间的父亲，俯卧在地，口鼻处
有一摊凝固的血迹。

8 点 40 分左右，在接到救助
电话 26 分钟后，120 救护车赶
到，李普老人被送往汉阳医院。
10点多，李大爷的女儿、女婿

等赶到医院，他们的父亲已经去
世了。医生宣布，因呼吸道被鼻血
堵塞，李老先生系窒息而死。

一次不足以致命的摔倒，何
以让一位并无病史的老人付出了
生命的代价？在老人的家人看来，
老人显然不是死于摔伤，而是死
于路人的冷漠。
“如果当时有人扶他一把，或

者帮他翻个身，他也许就不会窒
息而死！”面对老伴的遗体，周菊
贞老人悲愤难抑。老人的儿子、女

儿、女婿亦不能理解：“难道现在
老人摔倒后，就真的没人敢扶了
吗？难道助人为乐的美德就这样
丢失了吗？”

这原本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但在很多人看来，它已经越来越
复杂了。

前往武汉采访的中央电视台
记者王涵注意到了类似的困局。

同样在武汉，8月 28日，当地
媒体报道了这样一件事情：骑电动
车的市民胡师傅去扶一位跌倒的
老人，但是被老人反咬一口。起初，
胡师傅打算花 200块钱了事，但是
现场目击者极力反对，加上路人纷
纷指责老人，最终交警把民警叫过
来，采信了目击者的说法，胡师傅
这才得以离开现场。

之前的 8月 26日，发生了一桩
类似的纠纷。江苏如皋一座立交桥
上，一位骑三轮车的老人被撞受伤，
大巴司机殷红彬下去搀扶老人，老
人却一口咬定是被他的大巴车撞
倒的，双方各执一词，幸好警方调取
了监控录像，这才让事情水落石出。
“如果没有目击者挺身而出，

没有监控录像，我想这个事情恐

怕还得再争上一阵，所以大家在
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多多少少
都会有一些犹豫。”王涵认为，老
人的死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死于围
观者的冷漠，更多的是胆怯。“大
部分人还是有善心的，可能只是
缺乏勇气罢了。”

事情慢慢消停下来的时候，
87岁的周菊贞老人第一次知道了
“彭宇案”。

4年前，“助人为乐”的南京市
民彭宇因被摔伤的老太太咬定
“肇事”而被法院究责，一审被判
赔偿 4 万多元。虽然案件最终私
下和解，但广为流传的这个案件，
俨然成为现代版“农夫和蛇”的故
事。“彭宇”自此成了一个标签，很
多见死不救的事件都会“链接”到
2007年南京法院判决的那个案子
上。

李普老人悲情辞世的同一
天，远在千里之外的上海大学社
会学教授顾骏注意到了另一起看

起来一模一样的案件：下午 4 时
左右，在上海，一名拄着拐杖的老
人，摔倒在闹市区，血流满面。有
许多路人看见，但没有人上前搀
扶，大约过了 10 分钟才有路人报
警。警察到来后，对老人施救，路
人没有伸手相助。

同一天发生的两件事让顾骏
觉得，这已不单单是“概率”中的
特例。

理应得到全社会救助的老
人，缘何成了名副其实的“弃儿”？
梳理自“彭宇案”以来的诸多类似
案例后，顾骏发现，司法机构对彭
宇案的判决难辞其咎。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他说，

“彭宇案”以非常直观的形式，将
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失范状态呈现
在世人面前。
“传统中国相信道德，所谓

‘德治’。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
展和国家治理方式的变化，现代
中国越来越强调个人的法定权
利，由此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如果道德义务与法定权利发生冲
突，个人该作何选择？”

顾骏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
之所以会出现“彭宇案”等案件，
是因为功利性目标已经越来越成
为现代生活的主导，甚至是唯一
目标。

在顾骏看来，群体道德的滑

坡是这样形成的，首先是功利主
义成了人的主导，随即人与人之
间成为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在功
利性的主导下，人实际就成为了
一个工具，“扶我时是工具，扶完
了还有用，就继续当做工具。”
“这样的情形是不可能短期

改变的”，顾骏说，这时候法律的
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很遗憾，
“彭宇案的判决负面影响公众行
为选择”的观点，在法律界几成共
识。

8 月 22 日，许云鹤案在天津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跟南
京法院判决的“彭宇案”一样，尽
管“不能确定小客车与王老太身

体有接触，也不能排除小客车与
王老太没有接触”，但天津市红桥
区法院仍一审判决许云鹤赔偿王
秀芝 10 . 8 万余元。法院在判决中
的“主观推理”———“没有撞人，怎
么会去救助”、“没有撞着，至少也
吓着了”——— 成为民众讨伐的重
点。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何兵认
为这是一种“墓碑式”的判决，它
传递了一个恐怖的信号——— 原告
承担举证责任的原则可以被模糊
掉，在双方都没有确实证据的情
况下，这样的判例意味着，“没有
证人证明我没撞的情况下，就算
我撞了”。

周菊贞老人仍会每日走过宿
舍区边上的菜市场，不断遇到那
些相熟的商贩和街坊，他们中的
很多人都是那一天早晨的亲历
者。但她和孩子们早已达成了共
识，“不想追究任何人的责任”。
“事情已经这样了，过去就过

去吧。”她说。
忧及自己，同样已经 87 岁高

龄的老人不知道，如果有一天，自
己摔倒在地上，别人敢不敢伸手
去扶一把。想来想去，她坚决写下
了一纸免责声明，让女儿也在上

面签字，在媒体上进行公开：“本
人在人行道上摔倒被人施救，施
救者免责。”

这会搀扶起爱心吗？在律师
看来，这显然不是上策。

顾骏说，我们固然不能对彭
宇案“以讹传讹”，放大“救助者恐
慌症”，但不能不承认，“彭宇案”
已成判例，即便在中国判例不进
入法律，但至少对相似案件的审
理，会有参照意义。
“所以哪怕只有一个‘恩将仇

报’的老人，哪怕只有一个救助者

在证据不明的情况下被判承担责
任，也足以导致大家内心纠结。”

顾骏认为，这实质是转型期
环境中，传统的道德义务和现代
的法律权利发生了碰撞：个人如
何在履行自我认同的道德义务
时，保护好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
避免遭受误伤？

也有人在试图通过其他尝试
去破解这个难题。华南师范大学
理论部教授谈方在今年 3 月 5 日
倡导设立了“搀扶老人风险基
金”。

“不管是谁，你见到有老人摔
倒你大胆去搀扶，由此引发的官
司，我们律师免费帮你打，你如果
真败诉了，我们给你赔偿。”谈方
说，基金成立的半年来，已经募集
到 4 万多元的捐款，60 多位律师
参与其中，至今已经接触过三起
类似案件。但让谈方没有想到的
是，“搀扶老人风险基金”半年仅
成功援助了一起，发放了 508 元。
其余的两起当事人最终都放弃了
法律维权。

北京汉良律师事务所律师胡

益华认为，解决这些问题，法律和
社会救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
类似彭宇案等，毕竟只是小概率
事件。
“如果一次或几次不当的判

决，就是见义而不为的全部理由，
只能证明社会的道德基础本来就
不堪一击。”他说，“如果这样的风
险概率就足以阻止你伸手救人一
命，则即使没有以前的错判，你也
未必打算出手。”
“是时候反思我们的良知本

身了。”顾骏呼吁。

越来越复杂的简单问题

“彭宇案”：“墓碑式”的判决？

爱心如何搀扶

“也不是不扶，好多人都是经历过教训的，还有人这样讲，就是说他年纪大了，不知道把他翻
过来是好是坏。”

老人的死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死于围观者的冷漠，更多的是胆怯。“大部分人还是有善心的，可
能只是缺乏勇气罢了。”

梳理自“彭宇案”以来的诸多类似案例后，顾骏发现，司法机构对彭宇案的判决难辞其咎。从某
种程度上说，之所以会出现彭宇案等案件，是因为功利性目标已经越来越成为现代生活的主导，甚
至是唯一目标。

“如果一次或几次不当的判决，就是见义而不为的全部理由，只能证明社会的道德基础本来就
不堪一击。即使没有以前的错判，你也未必打算出手。”

事情已经过去几天，武汉汉
阳知音西村菜场喧闹依旧。住得
离此地仅 100 米远的 87 岁老太周
菊贞每天仍要从这里走过，但她
始终不能相信，就是在这里，身为

军医一辈子救死扶伤的老伴跌倒
后就再也没有起来。

“如果有人上去扶一把，事情
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她喃喃自
语。

比老伴周菊贞还年长一岁的
李普（音），9 月 2 日清晨在这里走
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段路。那本是普
通的一脚踩空，但它很快出离了人
们的想象：没有任何一个人走上前

扶一把，呼吸道被鼻血堵塞的老人，
在倒地一个多小时后窒息而亡。

舆论顷刻被点燃，人们很快
想起了此前的“彭宇案”。就像 4
年前彭宇一审被法院究责时人们

惊呼“社会到底倒退了 30 年”那
样，舆论仿佛看到了“恶因”种下
的“恶果”。简单的类比之后，人们
断定这不是李普老人一个人的悲
哀，而是整个社会的悲哀。

▲ 8 月 22 日，二审庭审后，天津“彭宇案”主角许云鹤(右
一)接受媒体采访。(资料片)

爱心从哪里跌倒
求解“彭宇案”后遗症
本报记者 石念军


